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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娃子 董宏猷 

1. 一个孩子像鸟儿一样在森林里飞 

一个孩子像鸟儿一样在森林里飞，别说你不相信，连亲眼看见的

人也不相信。目击者是两个偷猎者。那天晚上，他们潜入了原始森林，

潜入了人迹罕至的迷魂林的边缘，想捕捉金丝猴。 

月亮渐渐地升上中天，林子里银色的光斑突然快速地荡漾起来。

正在打瞌睡的偷猎者顿时来了精神。一定是猴群过来了。他们举起了

手中的猎枪，屏住呼吸，等待着收获他们的猎物。 

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在树林中飞翔的孩子。那是一个十二岁的

男孩，穿着一件圆领汗衫，一条短裤头，打着赤脚，嘻嘻地笑着，从

黑沉沉的迷魂林中飞了出来。深夜的林子里格外地寂静，因此，他的

笑声便显得格外地响亮。清脆响亮的声波在密林中毫无顾忌地横冲直

撞，沉睡的树木纷纷被惊醒了。小男孩像鸟儿一样悬浮在空中，一会

儿抓住树枝荡秋千，一会儿又蹦蹦跳跳地从一棵树梢飞向另一棵树梢。 

偷猎者先是吓呆了。他们不知道这小男孩是人还是鬼。他们蹲在

一棵大树下，浑身直哆嗦，连连祈祷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一

会儿，一股细流从他们的头顶上优雅地飘了下来，这股细流热热的，

还带着一股尿骚味儿。偷猎者连忙用手挡住细流，偏头一看，只见那

个小男孩正站在他们头顶的树枝上美美地撒尿呢。偷猎者一看，又呆

住了，这个似人似鬼在林子里飞翔的小男孩，不就是杉树坪彭老幺的

儿子春儿吗？ 

鼓老幺的儿子似乎有点痴，有点呆，有点愣头愣脑的，常常说一

些莫名其妙的疯话。在这样神秘莫测的密林里，他怎么能像鸟儿一样

地飞来飞去呢？难道这娃子已经死了吗？在林子里飞的只是他的魂

吗？就在金丝猴群渐渐地接近布满钢丝套的林子时，站在高高的树梢

上春儿，突然发出一声声尖利的长啸：“呜——呜——”然后迎着金



丝猴群飞去。正在前面开路的猴王突然停止了前进。它显然听见了长

啸声。猴王果断地发出了命令，指挥猴群掉转头，朝另一片林子逃去。 

金丝猴群得救了，春儿高兴地又笑又叫。 

2. 你看见了月亮的蛋壳吗？ 

杉树坪紧挨着迷魂林，是天柱山中的一个贫困乡。这里山高林密，

满山遍野长满了高大挺拔的杉树，险峻的大山中，只有一条羊肠小道

与外界相连，人烟稀少，至今仍未通电。此刻，春儿正坐在杉树坪小

学五年级的教室里。他有一个大大的圆圆的脑袋，这个脑袋比一般的

同学似乎要大一圈。脑袋上的眉毛是黑黑的浓浓的刀眉，刀眉下是黑

黑的圆圆的杏仁眼；他的头发是山区男孩通常剪的那种小平头，像山

区中难得的坪坝。他穿的衣服是山区的土布衣服，打了好几块补丁，

但是洗得很干净，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杉树的清香。坐在春儿的身旁，

就像坐在清凉的杉树林子里一样。 

坐在春儿身旁的是秀儿。秀儿是个女孩子，是个眼睛大大的女孩

儿。秀儿不爱说话，也不爱高声地说笑。她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静

静地听别人说话，即使笑时，也是浅浅地笑，当她的嘴角边出现两个

浅浅的小酒窝时，那就是她在笑了。 

亏得杉树坪小学有这么个安安静静的秀儿，也亏得有这么个安安

静静的秀儿愿意和春儿同座愿意和春儿说话，而且一同座就是五年。

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老师们也曾经安排过其他的同学和春儿同座，

但是，其他的同学都忍受不了春儿神经兮兮的怪毛病。 

例如，春儿爱无端地盯着同座的脸呆呆地看，看了以后，还常常

说一些昏头昏脑的话： 

“你的耳朵刚才叹气说累了。” 

“我昨天晚上碰到你的梦了。” 

“我听见你的脑壳里面有两个人在吵架。” 

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春儿不但呆呆地盯着你的脸看，还呆呆

地说你不是人。他说福生是一只豹子，说秋秋是一只麂子，说娇娇是



一只野兔，说冬芝是一只锦鸡。比他高一个头的咬哜问：苕春儿，你

看我是什么？春儿认认真真地盯着咬哜看了一眼，说：“你是一头野

猪。”同学们就哈哈大笑，咬哜恼了：“好哇，你骂我是野猪！”说

着说着一拳头就丢了过去，重重地丢在了春儿的脸上。春儿的脸顿时

就紫了一大块。春儿一边摸着紫色的脸颊，一边认真地说：“真的，

你真的是野猪！”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和春儿同座。 

所以只有秀儿一直和春儿同座。 

秀儿已经习惯了春儿的梦话、怪话和疯话，就像山林习惯了山风

的吹拂一样。 

例如今天，春儿又和秀儿说疯话了。 

春儿说：“嘿，秀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你知道月亮是从哪

里孵化出来的吗？” 

秀儿说：“肯定是从你家鸡窝里孵化出来的呗。” 

春儿说：“唉，你以为我是在哄你呀？我是亲眼实见，月亮是从

鸽子树的鸟窝里孵化出来的！” 

春儿说，昨天晚上，他看见天子垭口那棵鸽子树上的鸟窝中，突

然闪出了一道一道的金光，好多好多白色的鸽子，围着那道金光不停

地飞。春儿说，他听见许多鸽子在喊他，于是他就朝天子垭口飞去。

他刚刚飞到天上时，就看见一个金色的月亮，从鸟窝里蹦蹦跳跳地孵

化了出来，慢慢地慢慢地就长大了，慢慢地慢慢地就飞到了天上。 

秀儿睁着大眼睛，静静地听完了春儿的疯话。秀儿就问道：“你

真的看见月亮是从鸟窝里孵化出来的吗？” 

春儿说：“我亲眼实见！” 

秀儿又问：“那你看见了月亮的蛋壳吗？” 

春儿愣了愣，老老实实地摇了摇头。 

秀儿就漾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浅浅地笑了：“没有蛋壳，那月亮是

从哪儿孵出来的呢？” 



稀奇古怪的春儿一下就被安安静静的秀儿问住了。春儿常常就被

秀儿一下子问得愣愣地说不出话来。 

3.修了“公路”为什么就要砍树呢？ 

春儿家今天来贵客了。远远地就可以看见老屋那袅袅的炊烟，淡

蓝色的炊烟在山林里飘荡缠绕，整个山林都弥漫着熏肉的香味。 

春儿闻到熏肉的香味，口水情不自禁就流了出来。他吧嗒吧嗒地

跑进屋里，一眼就看见了小舅。 

春儿高兴地扑向小舅：“哈哈，小舅来啦！小舅来啦！”春儿有

三个舅舅。春儿最喜欢的是小舅。因为小舅还很年轻，今年才二十出

头，每次来了以后，喜欢和他一起玩，喜欢和他一起说话，还给他带

来许多好吃的东西。这一次，小舅给他带来了长长的扁扁的软软的口

香糖，还给他带来了一把小手枪。小手枪像真的一样哦，一扣扳机，

就哒哒哒地响。 

小舅见春儿使劲地嚼口香糖，就说：“嗨，这种糖呀，只能嚼，

不能吞呵。要是不小心吞了下去，就会黏在肠子上，用钉耙拉都拉不

下来的啊。” 

春儿妈就说：“不能吃的糖，买了有什么用呢？瞎花钱！” 

小舅说：“大姐，人家城里人是用这种糖香口的，现在呀，只要

有钱，我们还不是一样香香口！” 

吃饭的时候，春儿才知道，小舅已经离开家去修公路了。小舅说，

天柱山里的老百姓太穷太穷了，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山里的宝贝就

运不出去。小舅说，这一次他出去大开眼界了：凡是通了公路的地方，

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了改善。那些平时白白长在山上的树，如今都可以

砍了变成钱。小舅感叹地说，像你们这里的杉树，好高好粗啊，随便

砍一根就可以给春儿买一箩筐糖呢。 

彭老幺就叹了口气，说：“是啊，我们这里的树，就是砍了，也

扛不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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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舅说：“快了快了，我听说公路要一直修到迷魂林来。迷魂林

里该有几多好树啊，不晓得要卖好多钱呢。” 

一团一团的雾气在林子里流淌。所有的绿树和青草都在温馨的春

夜里蓬蓬勃勃地生长着。春儿像鸟儿一样在春夜里轻盈地飞翔。其实

他连翅膀也不用扇动，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在气流中像鱼儿一

样地游动。他想象自己是在树枝上叫，他就在树枝上了；他想象自己

是在天上时，他已经在天上飘荡了。当他在天上飞翔时，所有的鸟儿

都惊呆了，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鸟儿。当他在林子里穿行时，

所有的野兽都惊呆了，因为它们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在天上飞。春

儿于是感到特别地得意。他看见两只松鼠在华山松的树枝上惊异地望

着他，一只苏门羚也迷惘地抬起头来。他看见鹅掌楸的树枝上站满了

鸟儿，他调皮地摸了摸那些鸟儿，嘿，鸟儿惊吓得不知道往哪儿飞呢。 

春儿就这样飞到了天子垭。天子垭是莽莽群山中最高最险的一个

垭口，也是外地通往迷魂林的唯一的通道。这时，他突然听见远处传

来一阵恐怖的叫声，他抬眼一看，只见无数的飞鸟，无数的野兽，惊

恐万状地朝着迷魂林的方向拼命地逃窜。在这些拼命逃窜的野兽中，

有野猪，有金钱豹，有黑熊，有灰狼。一只小灰狼好像是跑不动了，

朝着狼妈妈嗷嗷地哀鸣，可狼妈妈连自己的孩子也顾不上了，头也不

回地狂奔。春儿于是就惊呆了。山里的俗话说，最厉害的野兽，是“一

猪二熊三虎”，野猪和黑熊是森林里数一数二的猛兽，竟然也吓得像

短尾巴的兔子，没命地逃跑，嘿，究竟是什么野兽这么厉害呢？ 

春儿就朝着从身边掠过的鸟儿喊道：“嘿，是谁在追你们呀？” 

一只乌鸦惊惶地叫道：“公路来了！公路来了！” 

一只喜鹊惊惶地叫道：“人虫来了！人虫来了！” 

就在这时，春儿看见一条白色的大蟒蛇，从远处的天子垭口溜进

山来。春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这么扁平的大蟒蛇，它张开大口，将

前面的一个小山丘像吞一个鸡蛋一样一口吞下去了。春儿清清楚楚地



看到，那个小山丘的树林里，还有几只来不及逃跑的麂子和黄羊，也

被大蟒蛇囫囵吞下去。春儿浑身顿时颤抖起来。 

哦，这样的大蟒蛇，这就是“公路”了，果然厉害呀。那么“人

虫”呢？“人虫”究竟是什么样儿呢？ 

春儿正这么想着，转眼就看见了“人虫”。一大群蚂蚁一样的大

头虫子，跟在“公路”的后面，密密麻麻的，争先恐后跑进森林里，

专拣那些大树吃。它们的嘴好厉害呀，一口就咬断了一棵大树，然后

像蚜虫吃青草一样，吧唧吧唧地将一棵大树嚼碎了。刚才还是一片绿

幽幽的森林，转眼间就被“人虫”吃光了，露出了光秃秃的山岭。 

春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莫不是在做梦吧？但是，还没等他

醒过神来，令他更加瞠目结舌的画面又出现在眼前：一个“人虫”竟

然大声地喊起了他的名字！ 

“春儿！春儿！”一个“人虫”，长着蚂蚁的身子，人的头，站

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大声地呼唤他。 

呀！那不是小舅吗？那怎么是小舅呢？ 

不会不会！小舅最好了，小舅不会是“人虫”！ 

可是，那分明是小舅的声音：“春儿，快来呀，快来吃口香糖哇！”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躲进云层里去了。整个山林突然变得像山洞一

样黑暗。呼呼的山风从天而降，莽莽的群山在大风中醉汉般摇晃起来。 

春儿连忙紧紧地抱住鸽子树的树枝，随着树枝在风中摇晃。 

一道闪电在漆黑的天幕上突然张开惨白的手掌，好像要寻找、抓

攫什么东西。 

轰隆隆的雷声越来越近了，像一千只猛兽在山洞里咆哮。 

“公路”平躺在地上不动弹了。“人虫”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

地四处奔逃。 

只有那只长着小舅的脑壳的“人虫”，还在山坡上大声地呼喊着

春儿。 

不，我不能答应。它不是小舅，我也不是人虫„„ 



突然间，一道闪电箭一般地射向山坡上所有“人虫”，一个惊雷

像一个红色的火球在山坡上轰隆隆地炸开。 

春儿看见那个“人虫”被闪电射得腾空而起，然后在红色的火球

中焚烧起来。 

春儿听见了“人虫”最后一声惨叫：“啊！春儿啊！„„” 

那分明是小舅的声音，那分明是他熟悉的他最喜欢的小舅的声音。

春儿再也忍不住了，他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小舅！„„” 

就在他张口呼喊时，突然间失去了平衡，一下从树枝上坠落下

去„„ 

春儿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坠落在自己的床上。妈妈和小舅都惊惶地

坐在自己的身边。妈妈见他醒了，眼眶顿时就湿了。妈妈说：“春娃

子，你是哪样搞的嘛，你跑到林子里睡不醒，你想吓死我，是不是？” 

小舅在一旁劝慰道：“算啦算啦，娃子贪睡嘛，我说没得事的。” 

春儿听得糊里糊涂，他分明看见小舅在闪电和惊雷中飞腾，怎么

一下又活了呢？ 

春儿想着小舅的惨叫声，就哽咽了：“小舅哦，你几时活的哦？” 

小舅一听，嘻嘻笑道：“嚯，你梦见我死了？” 

春儿妈把脸一板，斥道：“春娃子，又在诳鬼话！” 

春儿说：“我没诳鬼话，我是亲眼实见。” 

小舅嘻嘻地笑道：“好哇，你在哪里亲眼实见了？” 

春儿就把刚才看见的情景一一告诉了小舅。鸟兽们如何逃窜，

“公路”如何吞吃山丘，“人虫”如何嚼吃树木，雷电如何打他。春

儿说着说着又哽咽起来，抱着小舅的手臂说：“小舅，你不去修公路，

好不好？”小舅听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脸上的笑容就蔫了下来。 

4.他开始注意研究春儿的疯话和梦话 

翻过了一个山坳，春儿便望见竹林边的秀儿。秀儿穿着一件开着

红花的春装，站在青翠的竹林边。 



只要不放假，秀儿每天早晨都在竹林边等着春儿。秀儿照例撅着

嘴巴说：“哼，又害我紧等咯。” 

春儿叹了口气，说：“公路和人虫要来了。我的小舅要死了。” 

秀儿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春儿就把昨天晚上的“亲眼实见”告诉了秀儿。 

秀儿听不得这样的故事。秀儿禁不住浑身发冷。秀儿就建议：“到

了学校，去问问田老师，好不好？他是县城的人，肚子里好多墨水

呢。” 

春儿没有说话。春儿早就卷起了裤腿。眼前就是天泉河了，春儿

弯下腰来，等待着秀儿柔柔地伏在他的背上，然后，用双手柔柔地箍

住他的脖子。 

这个每天背着自己的同学过河的男孩子，此刻完全不知道，他马

上就要被人谣传为可怕的“鬼娃子”，叫天柱山里的娃子一听他的名

字，就吓得浑身发抖。 

在天柱山和迷魂林的故事中，田老师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尽管

他来的时间不是太长，尽管他来到杉树坪小学当老师才一年多，但在

杉树坪，田老师却使人感到神秘莫测。首先，田老师是个刚刚毕业的

大学生，本来分配他到全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去教书，他却主动要求

到杉树坪来。杉树坪没有中学，他说教小学也可以。于是，他就作为

大学生支援穷困山区的典型，来到了杉树坪。其次，田老师的家在县

城，那就是说，他是一个“城里人”。在杉树坪，一辈子没有到过县

城的老人多得是。如今，一个城里人，竟然跑到连电灯都没有的穷山

区来啃包谷，更让人怀疑这个老师是不是脑筋出了毛病。第三，田老

师有很多的让人好奇的怪癖。例如，每逢星期天休息日，每逢寒假或

暑假，他不是急着回家，而是独自一人背着行囊跑进深山老林里去。

学校和乡政府怕他出事情，想派个人陪着他保护他，却被他婉言谢绝

了，没人跟着，他浑身上下的零件一个也没少。看来，杉树坪的野兽

也变得颇有绅士风度了，不吃城里来的大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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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田老师刚来的时候，对春儿的看法其实非常不好。 

因为春儿竟然说田老师是一只猴子。 

那是田老师刚刚到杉树坪小学来教书的时候，第一堂课就是在春

儿班上上的。田老师庄严地走进教室后，就发现自己被一双亮晶晶的

眼睛盯上了，他感到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他强行镇静，定了定神，发

现是一个愣头愣脑的男孩子正睁大眼睛盯着他。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那个男孩高高地举起手，站起来，脆嘣嘣地

说：“报告老师，你是一个猴子。” 

田老师本来长得就很瘦，从读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绰号叫“猴

子”。田老师非常不高兴人家叫他“猴子”，谁喊他“猴子”他就鼻

子冒汗。田老师当时就愣住了，鼻子开始滑腻腻地冒汗，鼻梁上的眼

镜也差一点滑落下来。 

笑声从教室里沁了出来。 

田老师到底是大学生，随机应变的能力非常强。田老师立即叫春

儿坐下来，笑着说：“是的，这个同学没有瞎说，人就是从猿猴进化

而来的，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我是猴子，是大猴子。你们呢，就是

小猴子，对不对？” 

田老师很幽默很亲切，同学们就放心地笑了起来。 

田老师开始对春儿感兴趣是在半年之后。他发现春儿除了说一些

愣头愣脑的疯话外，平时的表现都很正常。他还发现，春儿的那些疯

话，那些奇异的梦话，似乎蕴涵着杉树坪这片神秘的山林中的某种信

息，他开始注意研究春儿的疯话和梦话。 

田老师首先研究的是，为什么春儿会把人看做是动物和植物？在

田老师的笔记本里，记录了许多非常古怪、非常有趣的疯话： 

春儿说，山里长树，长草，长豹子和金丝猴，当然也长人嘛。 

春儿说，人可以变成树，变成猴子，变成动物；动物呢，也可以

变成人，这有什么稀奇呢？ 



现在，应该简单地介绍一下田老师为什么主动到杉树坪来教小学

了。 

田老师不是为了将来当县长而到杉树坪来的，也不是为了找一个

山里漂亮的妹娃子而来的，他是为了天柱山的生物研究而来的。在他

的眼里，天柱山的动物和植物，都是比黄金还宝贵的宝贝。 

是的，田老师到杉树坪来，是怀着研究天柱山、研究迷魂林的神

圣使命的。 

春儿焦急地问道：“田老师，‘公路’真的能吃山吗？‘人虫’

为什么要吃树呢？我的小舅很危险，要不要赶快叫他回来呢？” 

田老师默默无语。不知怎么的，他也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开

始相信春儿的身上是有某种灵性存在的，这个奇异的山娃子，也许就

是这片神秘的山林中的一个小精灵。他能对春儿说些什么呢？他如果

向春儿解释说，这个贫困山区贫困县的财政是“木头财政”，县里的

财政收入主要靠砍木头来维持，春儿听得懂吗？他知道公路迟早有一

天要修到杉树坪来，他知道凡是修了公路的地方，原始森林都被砍光

了，现在，只剩下杉树坪和迷魂林了。如果不是为了抢在公路修通之

前赶快进行考察，他会不顾一切地主动要求到这里来教小学吗？ 

年轻的田老师不知道怎么安慰焦急不安的春儿。他默默地摸着春

儿的小平头，摸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扶了扶正在下滑的眼镜，对春儿

说：“如果你认为小舅有危险，就赶快叫你妈去劝小舅回来，好吗？” 

春儿想了想，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秀儿掉在春儿的后面，突然飞快地跑到田老师的身旁，急切地小

声问道：“田老师，春儿他，他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吗？” 

田老师凝视着秀儿那双长着长长黑睫毛的黑眼睛，说道：“你认

为他在说假话吗？” 

秀儿的黑眼睛闪了闪，转身又去追春儿了。 

5. 春儿是个鬼娃子？ 



秀儿后来说，就在春儿“发疯”的那一天，她的右眼皮一直在跳。

按照山里的风俗，右眼皮跳是“凶兆”。就在快放学的时候，秀儿发

现春儿忽然左右晃动起来。刚开始秀儿以为春儿是在调皮，开玩笑，

就故意不理他。后来，春儿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几乎要撞着她，她

才认真起来。 

秀儿说：“哎，你莫瞎晃，好不好？” 

春儿仍在摇晃。 

秀儿生气了：“你莫装疯，好不好？” 

就在这时，教室里突然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啊

——” 

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春儿，只见

他仰着头，张着嘴，像一头受伤的狼一样，不停地嗥叫，不停地长啸。 

秀儿哇的一声吓得哭了起来。田老师几乎是下意识地冲到了春儿

的身边，紧紧抓住他的双肩，大声喝问道：“彭春儿！彭春儿！你怎

么啦？” 

春儿仍然仰着头，张着大口，声嘶力竭地狂吼嗥叫。 

田老师一把抱住春儿的头，连声呼唤着春儿的名字，竭力想让春

儿安静下来。 

在田老师一声接一声的呼唤声中，春儿的眼泪喷泉一般射了出来。

春儿一边哭一边大喊：“‘公路’吃人了！我的小舅死了！” 

同学们都吓得跑出了教室，只有秀儿还留在春儿的身边，抱住春

儿的一只胳膊，伤心地哭泣。 

田老师抱着春儿的头，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春儿的后背，不停地说：

“春儿，春儿，醒醒，醒醒！” 

春儿突然狂暴地挣脱田老师和秀儿，像一只受伤的小兽，朝教室

外跑去，一边跑一边挥舞着双臂，大声哭喊：“‘公路’吃人啦！小

舅死啦！” 



春儿就这样一直哭喊着冲出了学校，在小镇的窄街上奔跑。小镇

的尽头有一棵铁坚杉，据说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春儿像一只灵猫一

样，敏捷地爬上这高高的大树，向着莽莽的山林大声呼喊：“快跑哇！

快跑哇！小舅死啦！‘公路’吃人啦！” 

人与人之间是有着某种心灵感应的。就在春儿狂叫的那一刻，恰

恰是他的小舅和另外两个民工在人字垭被开山放炮的石头砸死的时

候。 

从县城修一条公路到杉树坪或迷魂林，在山里人看来，这几乎是

天方夜谭。连绵四百多公里的莽莽群山中，有着无数的悬崖绝壁、雄

关险隘、激流险滩。其中最著名的险关，是人字垭、鹰嘴垭和天子垭。

这三个垭口，海拔都在二千五百米以上，人字垭更是高达海拔三千三

百米。因此县里目前的公路，到达人字垭的猴子垭口，就算到了尽头。

这几年，人字垭以西的山林，几乎全被砍伐了。原始森林早已被砍光

了，次生林中稍微粗一点的树也砍得差不多了。可是县城的现代化建

设需要资金，豪华宾馆、高级酒楼和现代化的办公楼需要资金。领导

的小轿车总得要跟上时代潮流吧！如果到省城开会，小轿车就是县里

的体面和脸面呢。“要想富，修公路。”县里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打

通通往杉树坪乃至迷魂林的交通干线，将杉树坪和迷魂林丰富的木材

开发出来。一个习惯吃木头的地方，怎么会放掉自己鼻子底下的原始

森林呢？ 

但是，这条公路修得实在是艰苦。穷困山区，缺乏现代化的施工

条件，完全靠民工在悬崖绝壁上用钢钎打出炮眼，然后用炸药爆破，

硬是在悬崖绝壁上一点一点地咬出一条路来。这样的施工，当然很危

险。春儿的小舅就是在点火爆破时，来不及到山洞里躲避，被凌空飞

来的巨石砸死的。那块小屋一样大的巨石，一下将三个人砸成了薄饼。

那时正是临近黄昏的时候，正是学校即将放学的时候。那时小舅正在

和一个伙伴说笑话，小舅说，待会儿收工后，找个地方洗洗澡，说不



定会在山里碰到一个漂亮的妹娃子呢。小舅的笑话还没有说完，就见

一座小山黑压压地飞来。 

春儿的“发疯”和小舅的惨死，一下就震惊了整个杉树坪。山民

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米。一种流言像山里的野火一样暗地

里燃烧起来：春儿是个“鬼娃子”，他如果要哪个死，哪个就得死。

所以山里的野兽都吓得飞跑呢，连吃人的豹子都躲着他呢。因为哪个

沾上了“鬼娃子”，哪个就要倒霉遭殃了。 

于是，就在小舅死去的第三天，春儿班上出现了这样的怪事：上

课铃敲了半天了，教室里除了春儿和秀儿外，其余的同学全都没来上

学。 

春儿呆呆地坐在教室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6.他们能抓到“鬼娃子”吗？ 

春儿就这样被迫辍学了。许多家长说，只要“鬼娃子”在教室里，

他们的娃子就不上学。校长只好请来春儿的父亲彭老幺，婉转地表达

了学校的意思，请春儿暂时在家休息休息，待学校做好了家长们的工

作后，再请春儿来上学。 

鼓老幺是个极讲面子的人。彭老幺毕竟是猎人的后代，彭家世世

代代都是把家族的名誉看得比性命还要重的。彭老幺不声不响走出了

校门，在小镇上打了三斤包谷酒，一路走，一路喝。还没走到家门口，

三斤酒早已喝得精光。 

小舅刚刚惨死，春儿妈到娘家去奔丧还没有回。彭老幺咕嘟嘟地

喝得兴起，一个念头像火一样在心中燃烧起来：趁现在春儿妈不在家，

把春儿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宰了！ 

此刻，春儿正在家里做作业。昨天田老师布置了好多好多作业，

说学校老师要放假，要他在家老老实实地待着，好好看书，好好做作

业。春儿是个听话的孩子，他做得很认真。 

但是赛虎在门外却警觉不安起来。赛虎早就闻到了主人彭老幺的

气味，闻到了他的酒气，还闻到了一种陌生的杀气。 



彭老幺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他的眼睛血红血红。赛虎兴奋又疑惑

地围着主人打转转，主人连路都走不稳，能带着它到密林里去和野兽

搏斗吗？ 

彭老幺也不理睬赛虎，径直走到厢房里，从墙上取下了那把祖传

的钢刀。这把钢刀锋利无比，彭家的猎人们究竟用它杀死过多少猛兽，

恐怕是数不胜数了。传说猛兽只要一闻到它那冷冷的气味，便会拼命

地逃窜。如果逃得慢了些，彭家的猎人只要将钢刀往天上一扔，那钢

刀就会像长了眼睛一样，刷地直朝猛兽的咽喉刺去。 

现在，彭老幺红着眼从墙上取下了钢刀。他把钢刀从刀鞘里抽了

出来，一股冰一样的寒气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彭老幺手握着钢刀，踉踉跄跄朝堂屋里冲去。 

春儿看见爸爸突然握着钢刀出现在门前，又突然叫他“快起来”，

一下就懵住了。他呆呆地望着爸爸，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赛虎已经明白了彭老幺的杀气是冲着春儿来的。它不明白主

人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孩子，它不是警察或法官，也没有工夫去追查主

人的“作案动机”。但是，它是一只猎犬，是一只曾经威镇森林的猎

犬的后裔。此刻，面对着杀人的钢刀，它首先想到的，就是保护自己

的小主人。 

赛虎于是低沉地吼了一声，轻轻地一撞，就将彭老幺撞倒在地，

然后用口叼住那钢刀，跑到春儿的面前，后腿蹲了下来，朝着春儿直

摇尾巴。 

春儿这时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不明白。他几乎是下意

识地骑在了赛虎的背上，然后箍住了赛虎的脖子，任凭着赛虎背负着

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朝迷魂林飞驰而去。 

春儿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茫茫的大山中，消失在莽莽的迷魂林

里。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那只叫做赛虎的猎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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